
趵突泉語錄十戒十行 
 

呂祖曰。不灰何以未成灰。一點惺惺氣自危。守得惺

惺能不昧。冷灰重燃內丹灰。數語甚是淺近精微。初

學入門之要訣。仙家得道之正宗也。初設此壇。先付

四語。願爾等佩服不忘。身體力行。是所望焉。否則

天真耗盡。精力日衰。將欲入道。其可得乎。朱子雲。

此心欽欽。終日惺惺。二語最為中理。蓋言一毫邪念

不涉。一毫妄念不參也。書雲。克念作聖。非是之謂

歟。 

 

在諸子之所以願吾收。而吾之所以肯收者。均有一段

靈根夙因。久而自見。則諸子既拜之後。均宜維之以

正。不可如世俗之結盟連社。故為誇張諧謔。彼此相

求于成。庶不負我一番苦心也。所頒規約最易遵道奉

本。總以天理人心四字作主。為正人。然後能為君子。

為賢為聖。窮則獨善。達則兼善。不失本來面目。無

虧聖賢道理。即便為現世之神仙矣。至於清靜無為。

用坐功。凝神煉炁之事。概不可論也。 

 

諸子初次到壇。毫無一點體統。因吾未頒條約。諸事

忽略之處。吾亦不加譴責。比日以來。觀諸子到壇。



凡一切衣冠升降之儀。稍加齊集。然亦不甚嚴肅。至

於身心之誠潔與否。難以自問。及至既退之後。平時

相見。往往任意取笑諧謔。全無親愛畏敬之心。成何

規矩。論語雲。君子不重則不威。諸子同在吾門。彼

此不加自重。將何以自立乎。往往到壇。再無不問。

然所問者。非為家計生理禍福。即為親朋代叩。於吾

平日所指示者。並無一些關照。試問爾等之願吾收。

而吾之所以欲收爾等者。究何緣故。全不向緊要處體

認。則亦勿思之甚也。總之既收之後。皆屬吾徒。若

有虧心劣行。自計擯斥可以塞責。殊不知既為吾徒。

有犯告誡。輕則議罰記過。重則揮之出門。若果不堪

而放縱者。決不輕留人世。幸而在壇無此種類。內有

一二。恐變其常。不得不預言通曉。蓋亦防微杜漸之

意也。爾等將吾所論所諭諸條。逐字思惟。自然有益。

有未解者。彼此質疑問難。相勉而成。人非聖賢。孰

能無過。知過而改。善莫大焉。萬萬不可自文其過。

無論大小事務。一步一趨。皆有一定之理。隨時檢束。

由勉而安。於為人之道無虧。即為仙入道有其基矣。

至於功名富貴。俱由天定。不可強致。諸子紅塵路遠。

遵吾所諭而行。他日出而臨民。亦不失為廉吏。不然。

貪官奸佞。究于身家有何益哉。為人成道原無二理。

能盡日用行常之道。便可到得精義入神。從此做去。



於理無虧。較之凝神煉氣。打坐功。呼吸運用便更上

一層樓矣。然而仙家原有一種要訣。只保得惺惺不昧。

工夫已得其十分之八九矣。俟諸生行有成效。再講下

手工夫。此諭最關緊要。熟記勿忘。並付南壇。嗣後

上壇。既拜之後。往東者向東站住。往西者向西站住。

不可任意亂行。此預為諸生演習。到期方覺吾言有益。

不可迎面而立。 

 

今日在壇諸子。各人所覆意見。總不合吾之意。一來

爾等平日防縱無忌。二則吾所頒十戒。為日無多。不

曾講求明白。即如第一條戒淫。非但能戒淫。而其餘

諸條。遂可不戒乎。世間有從不涉於淫之一字。為人

奇貪極劣。而於色欲上並無分毫幹礙者。此等種類。

豈謂亦能戒淫而不犯吾首戒乎。適才體來所言。事事

留心。此語甚是有理。諸子須謹記勿忘。夫此事事留

心一語。極平常。而衆人俱不能道。可見平日之不留

心矣。體傳近日性子欠靜。所覆數言。有不合處。情

尚可原。俟伊心定之後。仔細見解。與諸子闡其義也。

凡人一舉一動。隨時檢點。尚恐有過。如日全無下手

工夫。則終無長進之日矣。萬不可存此等念頭。體機

所覆。將吾之言。惟加贊頌。全無闡發之處。做人須

從實地上。如雲此十條之中。當勉力加意省惕。此意



當實見之行事。不可口勤而身惰也。到處皆有用心之

地。即如存心戒淫。而有可貪可刻自暴等事。寓之於

前。而遂可不戒乎。諸子存心戒自滿貪刻等事。而有

可淫可欺之事。寓之於前。而亦可不戒乎。惟此十條

之中。時時省惕。工夫無做完之日。總之保得此心無

愧。雖不加警惕。而十戒自全。工夫由漸而進。不可

存苟且自安之心。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

僅得其下。可見取法不可不高。心胸要放得開。工夫

要做得勤。不可間斷。不期其效而自至。十條之言。

無甚文采。而包涵甚廣。做得周全。便是聖賢學問。

成得聖賢學問。便是神仙境界矣。凡人見說修仙之法。

無不願聽。以吾垂戒之言。視為庸近。則失之遠矣。

只要腳踏實地。何詣之不純耶。逐條做去。遂條想出

滋味來。便是善學。孔子雲。見不善如探湯。此言可

謂攝十戒於簡明之地。不必過求高遠深微。循分做去

自有無量之益矣。諸子到此地步。始信吾言不謬。悔

吾言之不早也。免之。跂予望之。諸子一言一動。不

求其有功。只免於無過。即稱善學矣。無過自然有功。

有功自然有效。但不可先存一功效之念。今觀體真所

呈。意見未始不是。但用功先從切近做起。現有十戒

可遵。能做得周全。汝之意見即在其中。不必另起爐

竈。添出許多枝葉。恐愈繁而愈晦也。然較諸子尚肯



留心。目下所得未深。宜其有此一番饒舌。工夫做到

入妙。將此十戒看成一戒。一戒看成一句。一句看成

一字。廣而存之。斂而收之。擴之則彌六合。卷之則

退藏於密。便是聖賢安行的氣象。亦是仙家脫胎換骨

之光景也。中正和平路。同人自在行。並諭諸子。 

 

諸子聽吾所諭。而緊要如十戒等諸條。細加尋繹遵行。

保得惺惺不昧之心。揆之天理人心。毫無遺憾。則今

日所言。語語皆有靈驗。如謂自待夙根。而漫不加功。

雖幾次輪回。仍然故我。不但不能長進。孽根愈深。

永歸棄置。惟在諸子自為之耳。此番議論。就今日言

之。未免近於無稽。何難將諸子因果緣由對照。便可

瞭若指掌。無如各人紅塵正杳。竟以成仙了道為期。

則一切塵寰事務概可勿論耶。況且仙家本領與聖賢學

問。原無障礙。聖人教人孝悌而神仙中有忤逆之子。

奸佞之臣。而可以入道者乎。只要全得本身之事。不

犯十戒。能遵十行。盡得為人之道。即覓得成仙之路

矣。成仙之路。原有路數。有從天分帶來者。有從工

夫煉成而修合者。諸子之中。負其天分而不加修合。

是與凡夫何異。十戒為克己之功。十行為複禮之學。

人能克己複禮。何愁不到聖賢地位。何患不到神仙境

界也。夫聖賢能以自然之理還天地。人守十戒。遵十



行。亦能以自然之理還天地。既於身心無所作塌。志

慮心思。精神命脈。保合完固。豈不謂之神仙耶。若

必欲白日飛升。食丹煉氣。打坐功。凡一切當為之事。

竟可置之度外。此種語頭。萬不可蓄之胸中。只戒所

當戒。行所當行。其於入道也。何難之有。 

 

呂祖曰。諸子聽諭。為人之道。詳於十行十戒。然而

下手工夫。全在各人自盡。諸子輩俱有謀生之策。不

可謂能遵十行。能守十戒。而於謀生之道有礙。若涉

此想頭。不但不能善會吾意。亦不得謂之能遵能守也。

吾也習舉子業。謀家室事。交接往來。一無所廢。迨

後異人授以點金之術。只此一念。而計及五百年後。

複還原質遺害別人。遂而中止。此時並無他念。孰知

此事為功莫大焉。後來稱祖。稱仙。稱帝君。豈疑吾

有瑰奇之行而至此耶。不過盡吾當行之事。揆之天理

人心。毫無遺憾。保得惺惺不昧之心。精神無處消耗。

則志慮日增。耳目手足。日加精健。心地自然光明。

識見愈臻高卓。行一事可以對天。可以告人。即行止

坐臥。皆有自然之度。只要此心把持得定。不使出入。

自然不至於汨沒矣。蓋人心最靈而虛。靈則無所不通。

虛則無所不容。能通能容。則萬物雜投手中。豈必其

事事皆合乎道耶。所以有觸。不可使心稍放。存誠主



敬之功。宜愈加謹密。夫心本無實之可名。蓋統性情

而言。何謂之性。仁義禮智。此本乎天授。與生俱來

之性也。聲色貨利。此血氣之性。雖人所固有。二者

不容並立。當存當節。孔孟以及宋儒。言之最詳。 諸

子不可草草看過。至於情未發之前。至中而無偏倚。

既發之後。能順情而出之。至和而無乖戾。中庸開章

第一篇。大小注最明白顯暢。人言只要此心把持得定。

不從性情上去用工。此心從何把持。從性情上用工。

而不將禮義血氣。並七情辨晰明確。則性情上從何處

下手。故欲使此心惺惺不昧。須於吾身至性至情流露

發越之處。揆之自然無疵而後已。所以任性用情。最

宜加意。不可有分毫不是處。人能於性情上無虧損。

便於此心無愧。保得此心無愧。則惺惺者自然不昧。

譬如人在暗中行走。常有一盞不昧之燈。東西南北。

何不可往。然此不昧。最易滅息。養之不可無方。奸

詐刻薄。所以幌其影也。敗身毀形。所以把其根也。

十戒十行。所以去其幌影。拔根之病。則膏油漸沃。

光照愈明。雖無端風雨。不能動其原光。而灼然昭著。

長為不夜明珠。何求道之不入耶。諸子皆有前程可期。

皆有靈根可采。倘能有成。則無淺深之別也。至於與

生俱來之理常存。每從性情之無私曲處應驗。能無私

曲。則此理無虧。惺惺者受之於天。全受全歸。脫去



凡胎。渣滓盡而清虛來。仙乎。否乎。 

 

求道之方。全在與人言之盡而且詳。諸子全無功效可

指。則幾微渺茫。似與癡人說夢也。惟就切近處用功。

腳踏實地做去。日之所行。清夜自思。何者有過。何

者無過。逐日做。逐日想。過去而功來。養得此段天

機活潑。靈慧頓開。能解透深徹。此時與之講道。豈

不水到渠成。吾深樂與汝等講道。千日不厭。無奈聽

之懵懵。更有強不知以為知。隨口狡辯。初學聞之。

受其大累。總之理與氣。雖無形象可指。其中自有精

微妙用行到其間。方能不言而喻。汝等不可焦心奢望。

行一功。自有一功之驗也。 

 

呂祖曰。海闊天清。鳥啼花落。同人日坐危樓。憑欄

遠望。所見所聞。無非現成景色。文章。應作如是觀

也。惟善會其意者。超乎形色之外。入乎形色之中。

不紐於近見。不礙乎靈機。斯稱善觀。亦稱善領其意

也。蓋人之所以成人者。惟理與氣。而理與氣之靈機

處。即入道之根也。於何驗之。平旦之時。其氣最清。

毫無利欲之私。此極清之氣。即極靈之氣。惺惺者。

於此時正驗其不昧矣。庸人安能常保其不昧。所以不

昧者竟終於昧。總因不知戒之當遵。行之當行。即有



時此心複明。不能如常。亦習焉而罔覺。日日有平旦。

人人具不昧。仙凡雖別。並無幽深。第仙家刻刻皆平

旦。千古皆平旦耳。人類之中。有存之數日者。有存

之一時者。亦有雖明而隨滅者。以操存之疏密。驗此

中之久暫。故工夫最忌有間。富貴不倦其心。貧困愈

堅其志。此則隨時而存者也。交際往來。衆處獨處。

大庭暗室。毫無殊致。此則隨事而存者也。如此類者。

可謂能存。然亦未見精妙。惟物來而應。如甕中瀉水。

全無窒礙。物去而此心湛然。猶桶底之脫。一望無所

不見。雖晏安寢寐。清氣流行。壹呼壹吸。無往非清

明之發越。無分晝夜。無分動靜。亦無分久暫。此則

庶幾者矣。諸子之中。豈易言此。然自己立意用功。

不可不作此期望。天理人心。爲此中之綱維。十戒十

行。爲此中之條目。綱舉目張。自有可循之路。若悠

悠忽忽。何時何以入門。何日可以升堂入室。不亦大

可危乎。雖然。存之蓋有道焉。工夫逐漸而進。不可

有間。亦不可有退。一年之中。一月之內。一日之間。

隨事隨時。皆當省察。有犯即改。不可使其再犯。回

視已往之行事。較之目前之行事。相去高下如何。複

將未來之事。揆之目前已往。常存惟恐不及之心。即

有非意料之所犯。亦可先去一半矣。雖此亦非難行之

事。與謀生之策。並非有難。諸子亦何憚而不爲耶。



均有靈根可操。自甘暴棄。殊可惜也。資性雖分高下。

由淺入深。由粗入細。無二理也。如自負資性靈根。

勝於他人。則自誤極矣。具兼人之資性。高人之夙根。

常存一不如人之心。而加倍用功。斯稱善學。成功更

易。幸孰甚焉。 

 

 

呂祖曰。釜中魚。網中鳥。籠中鶴。阱中虎。俗眼觀

之。疑其全無生意。恐未必然。夫未入釜之前。魚從

何來。既入釜之後。魚從何處。蓋亦自有至無之象也。

舉壹魚皆可類推矣。魚不免於入釜。誠無可如何。人

爲萬物之靈。脫去樊籠。何者能免爲不入釜之魚耶。

魚可成龍。人可入道。當知有戒行之功在。略言淺近

易明之說。抱知識者。應當猛省。上曰天。下曰地。

立乎天地之間。則曰人。幽曰鬼。明曰人。介乎幽明

之間。則曰仙。仙有二名。神仙人仙也。預知禍福。

動合天機。生來帶有仙骨。不事修爲。即全本來面目。

全受全歸。無可擬議。此仙家登峰造極之詣。不能學

也。人仙者何。凡夫俗子皆具天真。特不知用功之法。

則終於昧昧也。諸子皆具夙根。宜當勉力。較凡俗更

易數層。十戒十行。已開汝等簡便現成門路。不能遵

守。獲罪深矣。甚而至於故犯。則人不成其爲人。何



必入壇。是無罪而愈深其罪也。人也者。立乎天地之

間。仰無愧。俯無怍。合天地而名之者也。仙字之上。

加以人字。可見爲人之道較求仙之道。更爲要緊。無

負乎爲人之道。即不外乎修仙之道。人與仙初無二種。

謂仙蓋因人而成也。此言從前雖未道及。而類如此意

者。不啻再而三。三而四矣。諸子總未領略。若以爲

庸近而忽視。則失之遠矣。平淡無奇之中。自有神妙

莫測之用。逐條遵守。始終無間。便成正人。人而系

之以仙。不易易乎。諸子有志求成。只一人字認得貫

徹明白。工夫已得其大半矣。至於仙家之秘。更爲庸

近。較之十戒十行。如一轍也。不必舍近而求遠。惟

在溫故而知新。知新則能盡人不能盡之事。能解人不

能解之旨。知行交進。工夫已高人數等。何見識胸襟

之可臆度哉。此即人中之仙也。諸子所求者。亦只求

一仙中之人耳。幽明無二理。仙凡只一家。汝等盡人

以合天。到得仙家境界。並無異致。道人謝世千餘年。

至今思昔。如在目前。並無異術。不過盡其當盡。非

有異能之事。炫人耳目也。以道人當日用工之得力處。

爲諸子曉暢言之。見之於言。盡之於行。何仙之不可

成耶。 

 

呂祖曰。諸子喜聞玄妙之說。不知虛者實之基。不從



切近處加功。彼高遠難行之境。從何處行起。忽易而

望難。難者終不可即。徒損神思。白首窮年。仍然如

故。吾未歸洞府。言無異言。行無異行。迨至數百年

後。稱祖。稱仙。稱帝君。不過盡素位之行而已。未

登仙錄之前。豈期千載而下。有此尊崇乎。居今日而

談往昔。似難言也。汝等傾心信服。不知造到此等工

夫。便有此等境界。方有此等滋味。未可為淺嘗者告

也。況諸子並無功效可期。若舍此切實之言。遽與汝

等講煉氣修神之法。是欲為方圓之器。而不使規矩繩

墨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又雲能與人規矩。不能

使人巧。巧豈不可使。巧則仍在規矩之中也。熟及巧

生。自然之道。未盡其功。先期其效。此入門之大患。

斷不可存此種念頭。總要常存不足之念。惟恐有犯。

由勉而安。過去而功來。自有一番飄然之氣。形於四

肢。將不得謂之身無仙骨乎。盡庸行而成仙道。及門

而論。指不勝屈。如掃月白雲等。究無修煉之功。竟

成仙道。諸子皆具夙緣。豈可遠遜前人。只能保得惺

惺不昧工夫。扼其大要。謹遵戒行。勿傷大節。逐條

做去。安知今日之及門不為後曰掃月清虛乎。諸子皆

具知能。各宜加謹相與有成。期望甚深。不惜愷切。

雞聲斷。犬聲低。天欲旦。日光微。欲識前因。方知

去路。四時有寒暑之分。二曜有盈昃之殊。問何以盈。



因其昃也。問何以昃。以其盈也。明乎盈昃之理。則

思過半矣。 

 

 

呂祖曰。一線初開冷月。碧天掐破琉璃。幻中景象。

共沐輝煌。漸而成盈。漸而成昃。此亦天地自然之道。

猶之人情散而複聚。聚而複散。無二理也。可知聚散

無常。盈昃有定。惟此輝煌之概。常在人耳目前。不

可遇其昃而異視也。諸子皆具惺惺不昧之良。皆有輝

煌之慨擴而充之。何至如斯月倏盈而倏昃耶。人心至

靈。靈則無所不通。人心至明。明則無所不照。能通

能照。何至惛蔽不悛。致使清虛者。受其障也。總因

行之不果。信之不堅。有此一番作輟耳。道人苦口降

諭。幾至舌敝唇焦。求其稍加長進者。百不得一。幸

而此衷可告無愧者。尚有十分之七八，甚而至於反其

素行。罰之無可罰者。即使置之重典。肝腦塗地。亦

無庸也。日有精。月有華。陰陽之氣。團結而成。千

古無不明之日月。何以能明。餘光普照。無地不容。

是天地之無私也。九州薄海。同在照臨之內。至於風

雨霜雪。不能掩其光者。因日月統率乎維皇之上。風

之所拂。雨之所潤。霜雪之所隊。無非相輔二曜。鼓

動萬物。春芽秋實。風雨霜雪。各顯其能。各成其用。



而日月合四時而如一者也。翕聚閉藏。天道有自然之

運。風雨霜雪。各司其令。春之日月。夏之日月。秋

冬之日月。雖分衰旺。然而盈昃不逾乎其時。消長不

失乎其度。氣候使然。謂無理之可指乎。太極自無而

有之。生兩儀而複生四象。大都皆附麗於天地。同一

始終也。合氣以言理。其理始明。合氣與數以言理。

其理愈足。聖賢窮究天地之微。未見切實發揮。不過

曰於穆不已而已。夫朕兆未形之前。何所指名。蓋空

空如也。空則靈。是則靈也者。為精華之會也。人人

具此精華。而無以靈舍載之。宜其日就消亡。不能如

日月之旦複旦矣。日月遇晦而不失明之本體。人心動

而竟無平旦。此可見精華之獨在日月。而不在人心也

顯然矣。非不在也。有逐之者也。曰氣。曰數。曰理。

無輕重而分先後。氣在理之先。數在理之後。理兼氣

數。人不能全。而惟天備之。結成精華。而付之日月。

人不能而見其能者。應在不朽之輩耳。工夫全在何處。

姑置數于不論。且與子等言理。理無象而可名。能盡

則有子孝臣忠之象可憑也。由精而至微。安何不結其

誠心而舍此光明之府乎。在人而論。則為純人。在幽

而論。則為正氣之鬼。所以不得謂之仙者。因其功不

臻於縝密。夙根未透也。然猶不失本來面目。再加修

省。亦庶幾焉。理則至靈而至實。氣載理而運人。實



具氣質而成形。有與生俱來之氣。運之以理。而有未

為血氣用事者。言無畸言。行無畸行。略加點示。而

戒行自遵。惺惺者。毫無昏昧。常見其靈而不見其滯

也。漸而加功。未見有不成者。 

 

 

呂祖曰。天道有自然之運。人心具不昧之靈。天與人

原無二理。人之所以不能始終如一者。豈以性有異性。

情有異情。而聖與凡判其厚薄之殊乎。總以靈之一字。

徹始徹終。不涉於蒙蔽。聖與凡遂隔天淵。人疑聖人

之性情。與凡夫頓殊。不加修省。徒藉口于生初。則

亦勿思之甚也。聖凡之始而一。終而二者。蓋就已成

而名。不可以存不肖不如之念也。靈機本乎天授。保

全恃在人功。心本至虛。虛則靈。虛靈二字。諸子觀

之。似有先後之別。恐未必然。其要全在分得輕重。

靈則是虛。虛未必即靈也。夫虛涵萬有。不能運化。

雖有如無。心竅中殊添壅滯耳。太虛無名。而四時往

複。日月盈昃。星辰顯晦。河嶽停畜。此可見毫無障

礙。惟其靈。所以能如是也。天之所以昭著而可淺見

者如此。人具二氣之良。無所不備。分言之曰。五髒

四肢。耳目手足。以需視聽之用。五官百骸。各效其

能。樞紐關鍵。全在何處。心為之也。心之扼要處在



何處。靈為之也。心無可名。靈更無可名。有耳目。

有聰明。有四肢。有恭敬。莫非心為之也。分而名之。

有類可指。合而計之。統在一心。統在一靈。則感。

感則無所不通。有先天之靈。有後天之靈。先天者何。

即惺惺不昧是也。後天者何。即能保其惺惺不昧。全

憑己之用功也。功從何處做起。靜以存之動以察之。

十戒以防之。十行以遵之。暗室屋漏。如對大廷。行

止坐臥。如蹈冰淵。非言恐也。蓋言敬也。道家開口

說精氣神三字。不從心地上做。此三字從何處落腳。

不知玄妙之談。誤人而最易動聽。諸子細思。精從何

處固起。氣神從何處修煉起。必皆應之曰。自然在心

裏。呵呵。既知在心。何不從心地上用功。更覺簡便

明快。徒分出許多枝葉。將吃緊處。置之膜外。耗盡

血脈。虛糜歲月。不知有功之可指否。究竟精不能固。

氣不能充。神不能足。此心全無把持。總因見解不清。

旁見側出。以眩新奇。究其實。則終無分毫益處。諸

子只從著實處下手。精不養而自固。氣不煉而自充。

神不凝而自足。惺惺者灼然於中。物來具照。信之深。

知之明。行之確。不為俗塵所染。一段清虛。靈機活

現。謂之曰仙。然乎否乎。 

 

呂祖曰。天圓地方。幾上盤桓。就近切指。顯見行藏。



可知道不遠求。隨理起悟。運用包藏。無所不見。只

在善學者。隨地求益耳。一室之中。無所不有。孔子

雲。三人行。必有我師。師在何處。即三人中也。為

數甚寡。儼然典型在望。不善取益。雖千萬人亦何與

之有。如乩盤有象地之形。始圈有象天之義。運用旋

7 轉。變化錯綜。猶之萬物化生。推遷代禪也。諸子

習視幾筵。寐焉罔覺。雖時察理。觀變以悟常。即小

以見大。不外乎日用庸行之道。即具精義入神之學也。

若流於忽略。雖至理名言。竟等之朽腐矣。善於集益

者則不然。理之所在。無分奇異。是必究心跬步。而

寓行遠登高之象。逐漸而進。蓋日積而不自知也。功

不可以泛求身心如一。始終不倦。何在非取益之資。

務必看道書。學奇方。然後為之用心乎。書固不可不

讀。讀書所以明理。道書未常無理。深沈玄渺。難以

解徹。不從淺近處做起。何以到得深沈境界。不從切

實處行起。何以到得玄渺地步。所以立意不可不堅。

取法不可不高。玄渺之談。若據諸子今日資學而論。

似難解徹。殊不知工夫行到其間。由粗至精。由淺入

微。不加披閱一寓目而瞭若指掌矣。舍切近而求高遠。

諸條忽忽。白首窮年。用心於無用之地。智巧日增。

而天機淪喪。不惟無益。而且獲罪。徒具生人面目。

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更不知能全得幾希否。幾希



者何。即惺惺不昧之謂也。人處乎天地之間。親乎上

者近乎天。親乎下者近乎地。近乎天。則為仙了道。

等而上之者也。近乎地。則庸夫俗子。等而下之者也。

子等介乎上下之間。近乎上下。只在須臾之判。可不

危乎。人人皆具知能。又雲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子

等豈無勇往之概。強毅之心。終日悠悠。而甘為近下

者儔乎。恐未盡然也。望之甚切。而言之愈詳。發憤

加功。毋替吾言。 

 

 呂祖曰。道學之傳。由來久矣。闡其義者。分其說

曰性。曰命。曰精氣神。究其所統。則總歸於理。儒

釋道雖分異名。總而言之。不外乎道。性命精氣神五

行。合而觀之。只完得一道字之義。理則統此五者而

兼括之。若不知道學之方。而沾沾逐末。誤矣。道從

何處講起。性與命與精氣神。俱在人身之內。何者分

為曰性命。何者分為之曰精氣神。此緊要關頭。最要

認得清潔。講得透徹。稍涉於偏。則毫釐千裏矣。夫

理具於人。本乎天。未有性命之先。先有此理。懸之

以待人得此正理。則盡性知命之功。有所著落。此就

現成而論精氣神。是性命既有之後。方有此一件名目。

道是率性之謂。循其理之自然。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此言最善。故道無彼此之分。儒與釋道。各行其是。



並不悖也。全要靠得著實。性命兩字。大家俱不能離。

總在理上做去。精氣神。儒家何曾不講。惟求道者。

分晰得明白。理字看得圓足。儒之所以別於釋道也。

若講清靜。講修煉。而無實際工夫。初學入門。最易

誤事。惟集義工夫。為汝等吃緊下手處。能集義。則

事事合乎理。即事事皆盡性知命之候矣。尚有精氣神

之搖動乎。集義則理順。理順則道明。精附於氣。氣

浹乎神。氣盛則精強。氣盛則精固。無非由集義而致。

根之茂者其葉盛。理猶根也。精氣神。則枝葉是焉。

以盡性知命之工夫。而欲冀成仙了道之事業。一轉移

而窮神達化矣。轉移者何。靈為之也。靈則無執滯。

靈則無障礙。有心靈神靈。一刻之靈。終日之靈。萬

竅俱靈。通體皆靈。以次功之臻於化而神也。功不打

實地做起。則空中樓閣。有規模而無基址。道成何物。

性命成虛誔。精氣神成糟粕。故學者以著實為本。不

可預萌速成之念。心志要守得堅定。不可左顧而右盼。

一暴而十寒。始終到底。方為人手之第一。氣有先後

之異。合性命以言。先天清虛透徹。懸於無滯之所。

迨受質以成形。後天用事。不能肖于初生。其功不可

以不盡補其不足。虛靈者複其本然。合精氣神而團結

永固性命。合而分。分而合。與生俱來之物。醞釀發

施有異名而無異用。始終如一。不假手於人工。此最



上乘也。中人之質居多。後天之學。斷不可疏。節性

以防淫。順時而安命。功之所著。日漸日增。靈心漸

長。集義之方。習而愈醇。精氣神不求而自足。較之

先天。毫無虧損。惺惺者灼然光明。不煩把持而自全。

此之謂由勉而安。 

 

 呂祖曰。海闊天空任鳥飛。鳥飛上下合天機。至誠

一點歸無妄。慧眼爭看舊屋基。無妄者。靜也。至誠

惟靜。能歸無妄。人能靜。何外物之擾乎。靜以馭動。

動亦靜也。子等不惟不靜。而且預存動念。宜無見解

也。靜之一字。為子等下手第一妙訣。不必蓄疑。靜

以自養可也。 

 

呂祖曰。一曰一。二曰二。三曰三。共成多數。數合

乎道。道通乎天。不附于人數成何數。道成何道。可

見人為載道之器。窮數之根。人得成人。數與道當兼

盡之矣。數學難道學更難。畏其難。則終於難也。此

段工夫。從何處做起。道數相臻惟至誠。惺惺不昧現

全真。太清一指歸無妄。半粒金丹不用尋。略示幾言。

以徴實行。 

 

呂祖曰。東西南北曰四方。春夏秋冬為四時。天位乎

上。地位乎下。四時運旋。蓋無定而有定也。四方屏



隅。蓋有定而無定。推之以象。按之以數。各安其常。

同在履戴之間。不燮者方位。至燮者時序。理為之乎。

數定之耶。數不違於理。理亦隨乎數。求數而察理。

非天地之特遜能於至人也。人能盡其心思。窮究四時

運旋之原。考核四方屏隅之象。於無定處而得不易之

規。坎止流行。支分流合。四方之與四時。融成一片。

天地相通。發古人未發之奧義。成一段絕大議論。以

配合理數。才算登峰造極。有理可談。有數可指。不

能及時降諭。隨便聽講。惟冀身體為第一。 
 

十戒                                          

呂祖曰。人之生也。本乎天地至正之理。而正氣亦於

此寓焉。理隨氣而行。氣由理而運。得其清者為上智。

濁者為下愚。遍觀凡人之質。俱多介乎上智下愚之間。

能修省。則可以為君子為聖賢。不加修省。則流於匪

僻禽獸之類。信乎修身之道。不可不講也。 

 

一曰戒淫。淫者。眾惡之首也。淫則忘善。忘善則無

所不為矣。至於報應之道。姑置勿論。 

 

二曰戒劣。劣者。身敗名裂之根也。為人須從優處加

工。亦不可存沽名釣譽之念。 

 



三曰戒貪。貪者。為惡之漸也。一涉於利。則刻薄易

生。身成怨府矣。 

   

四曰戒妄。妄者。目空一切。無所不想。亦無所不作

也。 

 

五曰戒刻。刻者。非分之謂也。得尺則尺。得寸則寸。

毋使意外苛求。 

 

六曰自暴。為人須從本分做起。有用之材不可棄置。

宜努力上進。 

 

七曰自滿。人惟虛心。方可取益。稍涉矜誇則永無長

進矣。 

 

八曰妒忌。人有一技之能。便可矜式。一涉於妒。則

善念自此壅矣。 

 

九曰戒懶。一日之內。當思功過幾何。寧使過於勤緊。

毋生委靡之習。 

 

十曰欺人自欺。凡事從實地上用功。一涉於欺。此心

不可對人。即不可對天地矣。 



 

以上十條。為初學為人之要緊處。一有所犯。不但獲

罪於吾。即諸子永無漸進之期矣。最喫緊下手工夫。

全在保得惺惺不昧數字為主。擴而充之。則在聖賢仙

佛之間矣。勉之。毋負吾言。 

 

 

十行 

呂祖曰。凡人學問。由粗可以致精。無過然後有功。

去過之方。詳於十戒。求功之道。定於十行。人之一

生。非動則靜。非處眾則處獨。與人相對。一己自處。

無時不可檢束。無地不可用功。過去而功積。不求入

道。而道無不入矣。敬聽吾言。相勉于成。慎之毋忽。 

 

一曰主敬。人之心最放縱。無所主。則出入無時。惟

敬以持之。此心常在腔子內。而一切放緃胥無矣。 

二曰存誠。此心無定。則妄偽之念易萌。惟誠以存之。

猶如敵來而良將禦之。堅城高疊。彼從何處侵犯。 

 

三曰自重。自重者。非大粧身分之謂也。有威可畏。

有儀可象。使人不敢玩視。此段工夫。最難下手。 

 

四曰自愛。父母生我。將此身登之華美而後快。為人

子者。當仰體生我之心。若狼籍身體。則不孝孰甚焉。



然亦不可過於嬌養。而流于晏逸。 

 

五曰自反。人以橫逆相加者。我有可加之道。必隱忍

以防之。不然。我無可加之處。可避則避之。暗中調

理。使彼自生愧悔。此能自全。而亦所以全人也。 

 

六曰自謙。人之聰明。誰不如我。謙以取益。對人接

物。能以和氣薰人。方稱得體。 

 

七曰行無愧事。無論大小細微。皆從心出。一有所動。

揆之於理。問之於心。使無分毫遺憾。不可使心負疚。 

 

八曰讀有用書。古人雲開卷有益。人之精神有限。有

用之書。讀之不盡。若淫詞小說。既無益於聰明。徒

自乖其心志。非三代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

二語最得箇中深義。 

 

九曰憐才。才之生也。關乎天地國家之氣運。仰體彼

蒼之心。隨我本分。常存一番鄭重愛恤之思。 

 

十曰惜物。布帛菽粟。均係至寶。人之福分幾何。而

敢任意作塌。一絲一粒。恒念物力維艱。飛潛動植。

通有血氣。所關性命。無分貴賤。無故傷生。則大幹



大地之和。口腹之欲。最易節省。非隣於釋氏而作放

生之事。 

 

以上十行。時時加省。較之十戒。分觀之則異名。合

視之則一轍也。資稟雖有清濁之分。而成功卻無安勉

之殊。諸子隨事隨時。將吾所諭論勿忘。便可入道。

安知不在超凡之列耶。勉之。謹記勿忘。 

 

 

此編言十戒十行。指示聖學下手處。乃身心切要之功。

即克己複禮。故曰包涵甚廣。做得周全便是聖賢學問。

成得聖賢學問。便是神仙境界。至哉言乎。慈哉心乎。

夫世之慕禪否者。每忽於實地。空鶩高遠。迄無成就。

即稍明儒理者。亦不知性命之真源。修凝之至詣。今

將三教同源處。入門路徑導示明確。是孔孟心傳。亦

禪玄要典也。 

   

 

 

 

 

 


